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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辉

郭嵩焘不是独醒者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
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
离忧岂仅屈灵均。

这是严复给郭嵩焘的挽联，其中

“独醒之累”几成盖棺之论。郭嵩焘是

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的理性、包容与

见识，至今引人激赏。由此而来的问

题是：为何郭嵩焘能远超时代？为何

连曾纪泽都对他有微词，名臣张佩纶

曾弹劾他？

皇甫峥峥的这本《远西旅人：晚清

外交与信息秩序》堪称解惑之作，它细

致梳理了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

曾纪泽、薛福成眼中的西方，这是一条

从旅客、到使者、到学生、到学者、到外

交官、再到战略家的渐进之路，每代人

试图从自己的认知框架中建立镜像来

概括对方，只是他们都没意识到，这个

镜像已大大偏离了事实。

人只能接受“自己理解的真实”，并

由此得出判断。时间冲刷下，今天看当

年那些判断，或无比荒唐，或惊人睿智，

但它们的前提高度近似。不更新旧知

识体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远见。郭

嵩焘亦如此，他并没完成从学者到外交

官的转型。如何突破他的认知缺陷，对

今天的读者亦有价值。

优秀者反不如“摸鱼者”

“兵家‘知己知彼’之谓何，而顾不

一虑及？”1865年11月，恭亲王在请求遣

使出洋的奏折中写道。理由冠冕堂皇，

其实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结婚，愿

带人“一览该国风土人情”，63岁的斌椿

于是成为首位访欧使节。斌椿是退休

官员，在亲戚恒祺帮助下，任赫德的中

文教师，他希望因此能让三儿子广英进

海关当差。

这 是 一 次 目 的 不 明 的“ 抽 象 出

访”，四个多月逛了11国，斌椿聪明地

扮演着旅客——对异国风情赞不绝

口，对思想、制度等避而不谈。他坚持

男尊女卑，可旅途劳累时，更愿在女士

中间休息。

斌椿是“摸鱼者”，因《乘槎笔记》，

被算成“进步派”。其实，斌椿赞西方各

国，套用的是儒家标准，如爱和平、勤

俭、重礼貌等，赞西方君主，也都是勤政

爱民、礼贤下士之类。目的是同时讨好

清帝与赫德，两边取利。

1867年11月，清政府任蒲安臣（美

国首任驻华公使，时已卸任）为团长，率

使团访美欧，蒲安臣病逝后，使团由志

刚、孙家榖负责。

志刚有“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

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的情怀，他

对西洋机器观察甚详，令西人称赞。

可志刚的结论却是“本中国古法，西人

得之”。

志刚奉心学，基于“心外无物”，他

试图将科学、经济、道德、文化等融汇贯

通，形成整体解释，找不到科技的定位，

遂斥为“奇技淫巧之货”。他颇感奇怪，

西方天文学发达，为何“停留”在观测阶

段，不用它预测人事？

按儒家标准，志刚是优秀的，他怒

斥腐败，渴望国家强大，对华侨受虐待

深表同情……可基于有限的信息和

落后的思维方法，他提不出有价值的解

决方案。

志刚因《初使泰西记》中语多荒唐，

被视为“保守派”。其实，志刚与斌椿同

样糊涂，但斌椿只想“打酱油”，志刚想

有所作为，可越认真，离时代越远。志

刚证明了当时开始流行的见解：办西学

应靠专业人员，而非儒家士大夫。

为何丧失了现实感

1877年，郭嵩焘访英，见德国军官

以蛙跳玩耍，用前额和肘击碎核桃，惊

叹：“彼土人才，可畏哉！”张德彝未记此

事，却记数十种西洋游戏，如弹子球游

戏规则、游泳的14要点……

张德彝不乏“聪明”，法国人质问，

为何中国人称欧人为“鬼子”，他解释

道，汉代中西贸易多经龟兹，音讹为“鬼

子”。其实龟兹读如“秋词”，张德彝是

刻意误读。在日记中，张德彝将“鬼子”

写成“桂子”，既有善意，也是自愚训练，

似乎“鬼子”能因此变成好词。

张德彝出身低微，八次出国，在海

外度过27年，留下约200万字记录，可

当时出使只是“差”而非“缺”，无向上发

展空间，他无法成为外交家。

张德彝很少谈器物外的西方，谈则

必称“中国孔圣之道，闻于海外，鲜有驳

其非者”“天主真经之言，多与孔子之言

符也”。称西方为儒家天下，急于求同，

这或许是巨大落差下的心理建设，欺骗

自己才能忘却事实。

郭嵩焘最早意识到：“西洋立国二千

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

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他对近代司

法、议会、教育、科技等制度均有较深入

的理解，但“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

处”。今人读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仍会

被他的单纯、诚恳、宽厚、高尚所打动。

然而，郭嵩焘还有另一面，他认为

西人只是通商求利，“无觊觎中国土地

之心”，一味退让。中法战争前，他反对

援越抗法；左宗棠收复新疆前，他主张

承认阿古柏；对不平等条约，也认为“以

通商应之”……张佩纶指责说：“其人太

暗纯，易于受绐（欺骗）。”

郭嵩焘看到了现实差距，却向古代

找方案，他戴着三代之治、文野之辨的

“有色眼镜”看近世变局，将西方附会为

尧舜之世，忽视了列强的野心，幼稚地

以为变中为西、化野蛮为文明即可突破

困局。郭嵩焘并没走出儒家士大夫“有

道德勇气，缺乏知识勇气”“以情怀代替

解决方案”的门限，用丧失现实感换取

“人格甚高”，并非真正的外交家。

知之甚多，却重回愚昧

曾纪泽自学成才，于西学无所不

读。他继承了郭嵩焘“处置洋务，以理

求胜”的原则，但更重实务。一方面，意

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主张逐步废

约；另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主张

“备战求和”，在中俄伊犁谈判、中法战

争谈判中取得较好成绩。在外交机构

正规化建设上，曾纪泽也作出巨大贡

献，堪称真正的外交家。

曾纪泽还是“醒狮论”的最早推行

者，离任驻英公使时，发表《中国先睡后

醒论》（实为英人马格里据他的想法写

成），称“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

也”，被西方媒体讽刺为“在该文中所表

现的浮夸精神，势将使法国感到不

快，也极少事实上的依据”。它可能是

吓阻法国的公关文，未必是曾纪泽的真

实想法。

但曾纪泽确有狭隘的一面。郭嵩焘

爱才心切，不顾年龄、地位差距，极力回

护严复，对其“气性太涉狂易”，善意规劝

“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曾纪泽

则刻意打压、羞辱严复，名为帮其“改

掉坏毛病”，实则夹杂着个人成见。严复

称曾纪泽“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

作为技术官僚，曾纪泽是聪明的，

但放弃价值观的聪明，岂能持久？薛福

成便直指其“过于聪明之失”。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

家，他意识到，清朝的所有问题都归结

于政府“对一套极狭隘和短视的道德问

题的关注”，抓住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肯

綮。见识如此高明，却离奇地转向“凡

兹西学，实本东来”。

薛福成从《吕氏春秋》《淮南子》中

证明中国古人懂化学、电学，从《管子》

中发现中国古人已有现代职业观，从

《庄子 ·逍遥游》中看出中国古人会用热

气球……美国被比为虞夏，俄国是商

周，英德是汉代，意荷西是唐宋，法国是

明朝。

当时“中体西用”已走入死胡同，薛

福成试图用“西学中源”替代，摸索一条

易行之路，却回到了志刚式的蒙昧中。

事实证明：不改变认知框架，停滞在“会

通”“比附”的层面，无定义意识，知之甚

多，亦只会一次次回归愚昧。

警惕“后见之盲”

学者萧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

中曾写道：“导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

近代的种种挫折、失误与由此造成的不

幸的，绝不是地理屏障，而是由凝固了

的传统观念筑成的屏障。这甚至是比

浩茫无际的大海更严峻的屏障。因为

它曾有效地使无数精英人物把拒绝采

撷其他文化中盛开的芬芳的人类智慧

之花，视为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视

为自己生命意义的所在。”

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在民族

危亡之际，饱含爱国情怀，殚精竭虑，试

图寻找一条自强之路，他们的忠诚、才

华、奋斗精神无可质疑，结果却无一例

外，均壮志难酬。

在相当长时期，人们将这段历史简

单地解读成“保守派”与“进步派”二分，

因“保守派”太强大，吞噬了“进步派”的

努力，导致近代的挫折。其实，“保守

派”与“进步派”是后人贴上的标签，时

人无此分野。“保守派”与“进步派”共享

的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两派

之间的冲突多源于性格、气质、党附引

发的个人恩怨，并非立场差异。

在制造“保守派”“进步派”的过程

中，常以今视古——说两句貌似“开明”

的话，便算成“进步派”，而说两句“迂

腐”的话，便算成“保守派”。但当时背

景下的“开明话”，含义与今不同，理路

差异更大。

郭嵩焘疾呼：“虽使尧舜生于今日，

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

缓也。”确有见识，可他与骂他“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那些

人无本质区别。双方思维在同一水平

线上，只是在“应对时变”的方法上有

异，故始终无法说服对方。由此决定了

郭嵩焘的生命悲剧。

相对于传统世界，近代世界是一次

革命性的跃迁，开放心态、汲取知识之

外，还需思想方法、思维能力的革命，这

是郭嵩焘们没有完成的一步，他们努力

理解西方，可理解来理解去，还是中国。

读史有“后见之明”，亦有“后见之

盲”，前人看不到今人信息，今人也常看

不到前人信息，从而忽略了他们判断的

思想基础、信息条件、问题意识等，陷落

在“冲击—回应”的简单解释中。错解

前人，必错解将来，历史将失去昭示未

来的功能。《远西旅人》摘去滤镜、还原

真史的努力，尤显难能可贵。

书人茶话 好书过眼

2001年3月至6月，日本上智大学的

吴哥遗迹国际调查团与柬埔寨国立艺术

大学考古系、艺术系的同学们一起，在斑

黛喀蒂寺遗迹中偶然发现并发掘出274

座被埋在寺内的佛像。这些佛像制作于

10世纪至13世纪中叶，推断是因为当时

信仰印度教的国王发起的废佛毁释行动

而被毁坏和抛弃的。此次出土的实物为

考古学家填补距今800多年前的吴哥佛

教历史提供了巨大帮助，同时也为这个

时代的柬埔寨人增添了一次重新建立文

化自信的机会。

柬埔寨是一个曾经孕育出高度发

达文明的国家，遗憾的是因为战乱，他

们放弃了自己的旧都城，绝大多数人迁

移至别的地方生活，历史由此被掩盖在

密林之中。无数宏伟的石雕建筑在藤

蔓间静静沉睡，等待着无意闯入的发现

者，向他们诉说那些惊心动魄的秘密。

碑文漫漶不清，造像历经沧桑，王朝不

断易主，时间依旧轮回。大地仿佛陷入

了永恒的凝固。

这里的往事好似一团迷雾，人们无

法寻找到那些迷人的历史角落。其中一

个原因是书写文字的贝叶不能长久保

存。作为一种棕榈科植物的叶子，无论

怎样精心呵护，百年之后都会风化干燥，

变成粉末。元成宗元贞年间，来自中国

的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使团来到此地，

逗留约一年后回到中国，以他的所见所

闻写成一册《真腊风土记》。这本书如今

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全世界研究

吴哥历史的考古学家所倚仗的重要文

献。历史线索不单单隐藏在石壁之上，

更在文化中口口相传。

对于《吴哥王朝兴亡史》的作者石

泽良昭来说，原始碑文与中国文献是他

研究吴哥历史的两件法宝。自从1860

年法国博物学家亨利 · 穆奥调查吴哥

窟，开始向世界郑重介绍这处曾经高度

发达的文明遗址，“吴哥学”一下子风靡

了世界。但石泽教授知道吴哥窟并非

一日建成，对它的研究也绝不能是莽撞

的跟风。他以毕生热情奉献于吴哥的

文物研究当中，历经40余年，亲自赴柬

埔寨30多次，与时间赛跑，只为用尚为

完好的原始记录，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吴

哥王朝。

吴哥王朝自公元9世纪开始，至14

世纪结束，其间历经600余年，有着26位

被正式记载的国王。“吴哥”一词的发音

来自梵语的高棉语化，由此可见吴哥文

化受印度教影响颇深，并且持续时间很

长，这在随处可见的石刻壁画题材上有

着充分体现。吴哥王朝最初的小都城建

于荔枝山的密林里，那也是他们走向远

方的起点。第一代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想

要长治久安，就必须为自己的统治行为

赋予神格，所以他自称是“守护精灵的王

中之王”。在为他举行“转轮圣王”的特

别祭祀仪式之后，他也就获得了“超人性

的人格”。

吴哥能够成为强大王朝并非侥幸，

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石泽曾经

惊讶地发现，生活在此处的柬埔寨人体

内已经进化出了可以免疫疟疾的血红

蛋白，这让他们能够与病毒共存而不至

于危及生命。凶猛的暹粒河水冲击形

成的广阔扇形平原土地肥沃，水利资源

丰沛，非常适合于种植稻谷。周围的荔

枝山被官方视为神话中的须弥山，与暹

粒河一道组成了可供无穷渲染的神

话。这里即是仙境，国王就是神仙降临

于人间的替身。

公元802年，阇耶跋摩二世继位。

他也被后人称为吴哥王朝真正的奠基

者。阇耶跋摩二世从770年开始首先讨

伐因陀罗补罗国，然后北上征讨三波补

罗王国，最后于790年逐步平定吴哥及

周边地区，把国家政治中心从湄公河下

游转移至吴哥（国家也从此与“吴哥”这

个地名联系在一起）。阇耶跋摩二世是

第一个确立“转轮圣王”与“神即是王”意

识形态相互叠加的国王，这种意识形态

为后代诸王所继承，成为颠扑不破的真

理。大一统的王朝由此开始全新征程，

而国王本人也在无意中为后来者演示了

另一种登上王位的方式——血统并非主

要，实力居于首位。王位传续不一定只

有国王的儿子或兄弟才有资格担当。阇

耶跋摩二世继位之前吴哥实际处于分裂

状态，先凭实力对诸人行使讨伐，至于血

统问题不妨等到统一之后再说。

阇耶跋摩二世去世之后，由儿子阇

耶跋摩三世继位。43年后阇耶跋摩三世

离世，继任者因陀罗跋摩一世竟然是阇

耶跋摩三世的外祖父，可见家族势力的

多寡永远是争取政治地位的首要因素，

不因社会环境和平或战乱而有所不同。

因陀罗跋摩一世在任期间兴修水利，修

建了对于农业经济非常重要的巴莱（贮

水池），使一年两作水稻种植成为可能，

打下了王朝繁荣、人口增长的基础。他

还为后世提供了模范示例，要证明国王

与神明的绝对联系，需要修建“三建筑”

加以佐证。“三建筑”包括大都城、大王

宫、大寺院，这既是印度教思想的建筑化

体现，也是国家逐渐富强的象征。

从苏利耶跋摩一世开始，大兴土木

蔚然成风。他主持修建的大圣剑寺面积

比现存的吴哥窟遗址大4.7倍，气势磅

礴。在东巴莱之外又建造了西巴莱（贮

水池），总面积达到16平方公里。而后

继位的乌达雅地耶跋摩二世建设了巴方

寺，把自己平叛的丰功伟绩雕刻于寺院

石碑上流传后世。这座华丽而又豪华的

大型寺庙为周达观所见证，他曾于1296

年造访，发出了“有铜塔一座，比金塔更

高，望之郁然”的感叹。

最著名的建筑群当然属于苏利耶

跋摩二世在巴肯山东侧耗费30年所建

造的吴哥窟与新王宫。《吴哥王朝兴亡

史》书中用了“规模宏大，雕刻精美，整

体设计”12个字来评价，相信每个见到

吴哥窟的人都会由衷赞叹这里的无与

伦比。它采用左右对称设计，据估算所

用石材远远超过了10万块，石料重量达

到200万吨以上。建筑手法由中间往两

侧堆积，石材之间不使用任何黏合剂，

仅仅用砂砾、水与盐的混合物填充，两

块相邻的石材间经由近50次相互摩擦，

于表面形成张力，实现紧密黏合。同时

在高墙拐角处使用60至80厘米的“铁

榫”铆定石块，隐蔽又美观，尽显建筑师

的高超智慧。

这里原是暹粒河的旧河床，在掘平

地面的基础上，每铺设10厘米厚的河砂

便浇水加固，并用20厘米大小的碎石块

填充在重要部位，使地基坚固持久且能

承受更大的强度。吴哥窟整体分为三

层，从地面到最上面的中央祠堂，高度落

差达到65米。整个建筑群的基础部分

就已经有四万平方米以上，每层均建有

充满精美雕刻的回廊与藏经楼，第三层

的坛基高11米，正中位置的中央祠堂巍

然屹立，如坐云端，如登仙境。

吴哥窟建筑群代表了当时吴哥王朝

的最高建筑典范，它不但体现在辽阔广

博的建筑面积、宏伟壮丽的建筑风格，以

及不惜耗费 30年精益求精的建筑精

神上，更是对王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

积极宣扬、对国家文化的全面总结，甚至

还有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畏。这种情感充

斥于每一处回廊的角落里，回响在每一

幅雕刻中。

在苏利耶跋摩二世统治时期，国家

实力日益增强，国王开始有意识地恢复

与中国北宋王朝的交往，同时实施有步

骤的领土扩张，与周边的占婆国时常兵

戈相向，以获取更多战争利益。这一时

期国内的民族自豪感与意识形态宣传也

达到极盛，在吴哥窟的第一回廊墙面上

刻有著名印度教长篇叙事诗《摩诃婆罗

多》与《罗摩衍那》，战争场面描绘栩栩如

生，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历史回廊”中刻

绘了国王的真人像，各位大臣与军队只

待一声王命便可踏上征途。“天国与地

狱”回廊更加直接，阎魔王的最后审判如

期而至，为国家牺牲的将士可奔赴极乐

净土，而诉诸恶行的人只能堕入地狱。

高棉与占婆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

近300年，无数高棉勇士战死沙场。可

以说吴哥王朝成也战争，败也战争，1118

年国力强盛之时，吴哥军队在洞里萨湖

上大败占婆军队，甚至杀死了当时的占

婆国王阇耶 · 因陀罗跋摩四世。而200

余年后的1351年，近邻泰国的国王拉玛

铁菩提二世进攻吴哥城，几度交锋之下，

吴哥都城彻底沦陷，战旗陨落，600年繁

荣的吴哥王朝由此终结。

吴哥往事
■ 闻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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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刘鹏教授新作《〈黄帝内经〉

通识》，最大的感受就是“好读”。

全书内容的设计层层递进。先从

关于《黄帝内经》“封神”的祛魅，到其

成书的考证，论述《黄帝内经》怎样一

步一步被构建成为中医学之经典；再

从《黄帝内经》知识的述要，分宇宙、生

命、疾病、养生四大主题，精选核心问

题论述《黄帝内经》的精髓内容，展现

中医学知识的构建；最后从《黄帝内

经》后世的传承与发展，梳理《黄帝内

经》知识的层层分化，成为专业与大众

学习中医知识的津梁，并从传统知识

“现代化”的视角总结反思出“重新阅

读传统”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刘鹏对于全书的设计

花费了不少心思，从而让人有一口气

想读完全书的急迫，我想这也正体现

了中华书局策划“中华经典通识”系列

丛书的初衷吧。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

之作，被历代中医人奉为医学之圭臬，

更成为中医之于大众的象征性“符

号”，因此对于《黄帝内经》的推崇，存

在着一种“封神”之说。

刘鹏基于学术严谨的初衷，更出

于对中医发展的忧虑，从“《黄帝内经》

是黄帝所著吗？”“何谓‘内经’”“今天

所见的《黄帝内经》是《汉志》所著录的

那本吗”三个问题进行细致思索，小心

求证，从而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黄

帝内经》的价值，“神化”只会让中医蒙

上一层魅色，并不利于“经典”和“传

统”的发展。

在讨论《黄帝内经》的成书上，他

并没有因循旧说，而是以自己擅长的

文献考证和学术史梳理的方法，在前

人考证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作为

证据，为读者分析了《黄帝内经》的成

书之路。本节的论述中不乏让人耳目

一新的观点，如对于“谁是宗师”的考

证，提出“方技之宗为扁鹊，而非《黄帝

内经》”，对于扁鹊医学的研究很具有

启发性。又如对于“君臣问答和学说

异源”的论说，得出《黄帝内经》知识集

合的纷繁，并自有渊源，均足以展现作

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受儒家“经学”形成的影响，中国传

统各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各自所尊奉的

典籍称为“经”，《黄帝内经》也就成为中

医学的经典，其所呈现的中医药理论知

识成为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渊薮。

医学是以“生命”作为研究对象之

学，中医对“生命”的关注，不仅是身体

层面，还关注生命与天地自然、社会人

事的和谐。因此，刘鹏从宇宙、生命、

疾病、养生四个方面介绍了《黄帝内

经》的主体内容。

在传统天人相应、天人同构、天人

合一的认识下，宇宙与人体是可以合

一的，即所谓“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

身”，其中必然存在为了配而凑的牵强

错误，但正如书中所说，要“抱有理解

之同情”来看待古人构建这种天人密

切关系的目的。

从医疗实践来看，人的生命健康

与宇宙自然肯定是相关联的，所以刘

鹏就其临床经验来说，五行系统与生

命本身密切相关，以“脏—腑—形体官

窍—情志”为主体的对应关系，对养生

与临床诊治行之有效。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医对于生命

认识有不少让今人困惑或者说难以理

解的地方。刘鹏从五个问题出发，为

大家揭秘中医的解剖、命门、肺朝百

脉、肾主水和经络，不仅为读者解开了

诸多迷惑，也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医问

题的探究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去学

习中医知识。

中医对于疾病的分析和养生的追

求，极具特色，而且在《黄帝内经》中就

已经非常成熟。

对于疾病的认识，要从病因出发，

抓住病机，诊断出病证，再对证施治，《黄

帝内经》中已有“九针”（针刺）、“十三方”

（汤药）、“祝由”等具体治疗的记载。

对于养生的认识，已经明确提出

“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由高到低的

养生境界，“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

生总原则，以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不妄作劳、养神”的具体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都有这么一

个特点，就是各家均围绕着各自的经

典不断诠释与解读，《黄帝内经》的发

展亦是如此。

从《黄帝内经》的文本传承出发，

刘鹏梳理了《素问》与《灵枢》的版本与

流传及其历代医家的注释，尤其是清

代经学家从考据视角推求本义的校诂

与近代医家在西学参照下的注解，对

于传统中医的现代发展有着重要影

响。从《黄帝内经》的影响来看，它保

存了中国早期医学文献，奠定中医理

论基础，成为中医理论传承与创新的

源泉，不仅是业医者的必读书目，也走

进了市井百姓家，从《聊斋志异》《红楼

梦》等小说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同

时，《黄帝内经》传播海外，尤其对于汉

字文化圈的医学具有重要影响。

学习现代中医，我们依然无法离

开《黄帝内经》，因为它是中医之本，但

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则是时代的

课题。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多探索，如

用唯物论、辩证法来论述中医阴阳五

行学说，用物质功能之分来诠释中医

体用之辨，用西化的身体来对应传统

的脏腑等等，但依然没有解决传统知

识现代性的问题。所以，刘鹏在《〈黄

帝内经〉通识》一书最后提出：“重新阅

读《黄帝内经》，也许正是为了寻找迷

失的‘传统’。”

《吴哥王朝兴亡史》
[日]石泽良昭 著

瞿 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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